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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补遗二十一篇

金沛晨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国清百录》是十分珍贵的先唐文献来源，收录了许多皇帝、官员与僧侣来往的文书。严可均虽根

据 《国清百录》收录了一些陈、隋两代的文章，并辑入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 《全陈文》

《全隋文》中，但仍有漏收之作。此外，严氏好删削原文，把原文中一些相对不重要的部分摒弃，如皇

族、官员的施物牒以及文书落款。这些漏缺的文章、文字能更好对陈、隋两代统治阶级的宗教思想、活

动进行考察，从而对当时崇佛之风有更深的认识，具有较大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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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可均凭借一人之力辑补先唐文，以此与董浩
等人所编的 《全唐文》匹配。严氏秉持 “竭泽而

渔”的观念，最终编成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

朝文》，煌煌六巨册，嘉惠学林甚多。然一人之力

毕竟有限，难免存在着疏漏之处。故自２１世纪以
后，便有学者对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进行增补，如韩理州先生主编 《全隋文补遗》《全

三国两晋南北朝文补遗》等，贡献良多，可补严

氏之缺。此外，由赵逵夫先生等主持的 《新编全

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项目，亦在进行中，

成果值得期待。今翻阅 《大正新修大藏经》中的

《国清百录》，发现虽然严氏已经从该书辑出相当

数量的陈、隋两代文书，可仍有一些篇目，《全上

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未收，相关的辑佚著作

与论文也无提及。这些逸篇有助于认识陈、隋两

代，尤其是隋炀帝的佛教思想。同时可以通过这些

与佛徒来往的文书，了解陈隋两代的佛教活动情

况，具有文化史研究的意义。现将这些佚文辑录

出，以备赵逵夫等先生编纂 《新编全上古三代秦

汉三国六朝文》时稍做参考。限于篇幅，若是补

全文字，便不再录出全文。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则

在佚文后别加按语进行说明。



一、补 《全陈文》三篇

（一）沈后布施牒一篇

沈后事迹见 《陈书·后主沈皇后传》［１］。文见

严可均 《全陈文》卷四［２］３４２５，录文一篇，题为

《与释智靑书》，所据便是 《国清百录》。今翻阅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６册所收 《国清百录》卷

二，发现此文原作 《少主后沈手令书》，在文后附

有沈后布施牒，严氏截去，并另起题目。 《释文

纪》卷三十 “少主后沈氏”条载此文时，以注的

形式附在此文后。［３］３８８韩理州 《全三国两晋南北朝

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从 《国

清百录》辑补如下：

沈后扶月供：“熏陆、沉檀各十斤、黄屑

一斗、细纸五百张、烛十挺、赤松涧米五石、

钱一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三月十

二日。”［４］８００

按：此文书极大可能是出于僧人之手，将沈后

布施物记录成篇。但相关讯息较少，难以确定作

者，故暂将此文系于施主名下，下面的布施文书亦

从此处理方法。

（二）陈渊布施牒一篇

陈渊事迹见严可均 《全隋文》小传［２］４１０６。文

见 《全隋文》卷十五，录文一篇，题为 《请释智

靑为戒师书》，所据为 《国清百录》。今翻阅 《大

正新修大藏经》本 《国清百录》，此文原作 《少主

皇太子请戒疏》，后附皇太子施物牒，然该牒遭严

氏删削。《释文纪》卷三十 “少主皇太子渊”条下

的 《请智靑为菩萨戒书》以注文形式附此段，［３］３８８

韩理州 《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补遗》未收，亦不

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 《国清百录》辑补如下：

皇太子扶月供：“熏陆香一合、檀香三十

斤、中藤纸一垛、乳酥一斗、钱二千文。右牒

月月供光宅寺。”［４］８００

（三）陈伯智布施牒一篇

陈伯智事迹见 《全隋文》卷十五小传［２］４１０４。

严可均录其文七篇，其中大部分本自 《国清百

录》。笔者所辑佚文于 《国清百录》中附于 《永阳

王手书属真观惠裴二法师》后，严可均将其删去，

并改 《永阳王手书属真观惠裴二法师》的标题为

《又与释智靑手书》［２］４１０５。 《释文纪》卷三十题为

《属真观惠裴二法师手书》，并删去此段。［３］３８９韩理

州 《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

关论文提及。今据 《国清百录》卷二辑补如下：

王送经像入天台，金铜坐像一躯、《涅?

经》一部、烛一百挺、大幡二十张、绢一百

匹、净人白石、净人阿甘。右牒。［４］８０１

以上文，观语气与行文体例，均与作者手笔不

符，似乎更像他人另写。灌顶在编纂 《国清百录》

时，将这些施物牒附于施主文书下，或出于补充语

境材料的需要。严可均等人应是注意到了此种差

异，故有的被变为注文，有的被径直删去。然韩理

州 《全隋文补遗》《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补遗》中

收入大量造像记、砖记、买地券等，虽其书未有凡

例详细阐释编纂思想，但文的范围显然与严氏相比

有所扩大。赵逵夫等先生主编的 《新编全上古三

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编纂体例，可于 《论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文〉之失与 〈全先秦文〉的编辑体

例》［５］一文中有所窥探，却并未对此问题有所阐

发。《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补遗》出版于２０１３年，
《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项目始于２０１０
年，韩理州先生为其中成员之一，则韩理州先生的

补遗所体现出的编纂思想或许亦能体现在 《新编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纂工作中。若

沿袭韩先生的补遗思路，则这些似出自他人之手的

布施牒应专门另立一类，不应附入沈后等人的文书

后。所以今暂从韩先生之例，将这些佚文单独

辑出。

二、补 《全隋文》十七篇

（一）补隋文帝 《敕释智靑》

隋文帝杨坚事迹具见 《隋书·高祖纪》［６］１－２９。

《敕释智靑》在 《国清百录》中的标题为 《隋高祖

文皇帝敕》。《释文纪》卷三十八 《敕释智靑》将

其以注文形式附入文后，不知严氏为何删去。［３］５５３

韩理州 《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

及。今据 《国清百录》卷二 《隋高祖文皇帝敕》

辑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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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内史令安平公臣李

德林、宣内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奉内史舍

人裴矩行。［４］８０２

（二）隋炀帝布施牒一篇

隋炀帝杨广事迹具见 《隋书·炀帝纪》［６］５９－７９。

此牒于 《国清百录》中附在 《王受菩萨戒疏》一

文后，严氏将其删去。张溥 《隋炀帝集》同。《释

文纪》卷三十九将此牒以注文形式列于 《受菩萨

戒疏》后。［３］５５７韩理州 《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

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 《国清百录》卷二辑补

如下：

王闡戒师衣物等，圣种纳袈裟一缘、黄纹

舍勒一腰、绵三十屯、郁泥南布袈裟一缘、黄

丝布袜一具、绢四十匹、郁泥丝布偏袒一领、

黄?卧褥一领、布三十禅、郁泥丝布坐褥一

具、乌纱蚊帱一张、纸二百张、郁泥丝布方裙

一腰、紫謌靴一量、钱五十贯、郁泥云龙绫被

一缘、龙须席一领、蜡烛十挺、郁泥罗头帽一

领、须弥毡一领、铜砚一面、高丽青坐布一

具、乌皮履一量、墨二挺、黄丝布背裆一领、

南榴枕一枚、和香一合、铁锡杖一柄 （见

在）、象牙管一管、尘尾一柄、乌油铁钵一口

（并袋）、斑竹笔二管、铜匙筋一具、犀角如

意一柄 （并匣）、白檀曲几一枚、铜重碗三

口、
$

石香炉奁一具、山水绳床一张、铜搔劳

一口、铜香火匙筋一具、白檀支颊一枚、铜澡

灌一口、楠榴夹膝一枚、桃竹蝇拂一柄、铁翦

刀一口、?移文木案并褥、犀装瓜刀一口、铁

剃刀一口、黄丝布隐囊一枚、紫檀巾箱一具、

铁镊子一具、白瓦唾壶一口 （并笼巾）、
%

心

笔格一枚、铜烛擎一具、
$

石装
%

心经格一

具。犀装书刀一口、白团扇一柄。师严教尊

（右四字爪），喜舍供养 （右四字龙），习恼余

气 （右四字悬针），缘觉侵断 （右四字垂露），

咸登常乐 （右四字飞白），岂如菩萨 （右四字

倒薤），能施所受 （右四字鱼），声闻是证

（右四字科斗），戒定慧满 （右四字篆），苦集

灭道 （右四字大篆），谷皮屏风一具 （爪篆龙

鱼科斗飞白垂露倒薤等书），净人善心年十

一。右 牒 开 皇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立。［４］８０３－８０４

按： “郁泥丝布偏袒”， 《永乐大典》本为

“但”。

（三）隋炀帝口教一篇

此口教 《全隋文》无载。张溥 《隋炀帝集》

将口教纳入 《请留智者书》的序中。并且改 《国

清百录》中的 “口教”为 “口敕”。［７］５７６韩理州

《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

《国清百录》卷二辑补如下：

开府柳顾言宣口教云：“智者为当长去更

有还期。弟子意不欲相去辽远，脱能旋回不敢

留停。镇下近山随乐住。止又欲奉留。待二月

十八日同度延陵镇，仍共至栖霞履行，于彼

送别。”［４］８０４

按：赵逵夫 《论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文〉之

失与 〈全先秦文〉编辑体例》一文明确指出：“严

书 《凡例》第七条又云：‘面敕、面对未登简牍者

不录。’然史家语例，颇未划一…虽无篇名、文体

名称，文前只作 ‘某某曰’而结构完整，可独立

成篇者，作为文章录入之。”故此口教于 《国清百

录》中虽附在 《王请留书》后，今亦另成一文

辑出。

（四）隋炀帝布施牒一篇

《国清百录》将此牒附于 《王入朝遣使参书》

后。《全隋文》将 《王入朝遣使参书》收入 《与释

智靑书》三十五篇之一，并删去此牒。［２］４０４９ 《释文

纪》卷三十九将 《王入朝遣使参书》定名为 《入

朝遣使参书》，并将该牒以注文形式附于篇后［３］５６１

（《隋炀帝集》同）。韩理州 《全隋文补遗》未收，

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 《国清百录》卷二辑

补如下：

五色四十九尺幡二张、五色斑罗经巾二

枚、绢五十匹、锦香炉檀十张、熏陆香二斤、

剃刀十口、鸱纳袈裟一领、油铁钵十口、雄黄

七斤、青须弥毡五领。右牒。［４］８０６

按：《王入朝遣使参书》云：“弟子总持和南。

率施别牒。五彩幡锦。香炉檀等十种。示表微诚。

薄申是贶鲜陋追悚。谨和南。”又 “率施别牒”，

《国清百录》《隋炀帝集》 《释文纪》均作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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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隋文》则作 “师”。从内容上看，此布施牒应

是独立于 《书》之外的 “别牒”。故另成一文

辑出。

（五）补 《文皇帝敕荆州玉泉寺额书》一段

《文皇帝敕荆州玉泉寺额书》，《释文纪》卷三

十八题为 《敕给荆州玉泉寺额书》［３］５５３，《全隋文》

卷三题作 《敕给荆州玉泉寺额》［２］４０３３。 《国清百

录》《释文纪》均将所辑佚文附于该敕书后，不同

者仅仅为佚文在 《释文纪》中以注文方式出现。

《全隋文》则将此段全部删去。韩理州 《全隋文补

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 《国清百

录》卷二辑补如下：

开皇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兼内史令蜀王

臣秀宣、内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惨、奉内史舍

人长坦男臣郑子良行。［４］８０６

（六）隋炀帝贡牒一篇

见 《国清百录》卷三所载 《王遣使入天台参

书》。《释文纪》卷三十九作 《遣使入天台参书》，

并以注文形式附此牒于文后［３］５６５ （《隋炀帝集》

同）。《全隋文》卷六将 《遣使入天台山书》列入

《与释智靑书》之中，同时删去此牒。［２］４０５０韩理州

《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

《国清百录》卷三辑补如下：

纳袈裟十领。龙须席二领。须弥毡二领。

猫牛酥三瓶。熏陆香一合。［４］８０９

按：《遣使入天台参书》在文中也有提及 “率

贡别牒示表虔诚”之句。可知在文后所附之布施

牒应另外单成一文，而不应作原文的附庸。

（七）隋炀帝 《王吊大众文》一篇

《释文纪》卷三十九收录此文，题作 《智靑终

后吊山众书》［３］５６６。 《隋炀帝集》亦收，题与 《释

文纪》同。严可均 《全隋文》无收。韩理州 《全

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

《国清百录》卷三辑补如下：

正月二十九日总持和南白：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诸佛及缘觉，尚舍无常身，大师智

者，移应迁神。哀摧抽恼，不能自胜，念当恋

慕，追恸难忍，永矣奈何！当复奈何！侍者灌

顶、普明二人赍送别书、 《观心论》、 《净名

疏》、犀角如意、莲华香炉、并智越法师一众

启，见对增哽，德音若存，即遣条流，移神灵

迹。祥瑞炳著，自述分明。舍利全身，于今安

坐。非证声闻 （《大典》作开）小果，定入菩

萨大位。素闻得法华三昧，方验不退法轮。面

睹弥陀、观音大势至。以宿命智反照斯土，四

部弟子岂不努力？自揆寡薄，无以申报。唯当

敬依付嘱。不敢弭忘。应建伽蓝，指画区域，

须达引绳，天宫即应。至金刚际，既有要道，

当建缮造，一遵本意。昔宣尼亡殁，弟子守墓

三年，子贡之徒乃至六载。况乎方置精舍，永

树福基。彼现前僧，慎勿张散，但使谋道，何

患无食？期取来生，西方非远。必若懈退，宝

池极遥。今遣使人于佛陇峰顶处诚忏礼，修福

建斋，具如愿文，略申鄙意。二僧今返，特此

慰书。杨广白。十一月五日。”［４］８１１－８１２

按：“二僧今返”《大典》本 《国清百录》作

“ ”，《大藏经》本 《国清百录》《释文纪》等作

“返”。

（八）隋炀帝 《王入天台设周忌书》一篇

《释文纪》卷三十九题作 《遣使入天台设周忌

书》［３］５６７， 《隋炀帝集》题同 《释文纪》。严可均

《全隋文》无收。韩理州 《全隋文补遗》未收，亦

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 《国清百录》卷三辑补

如下：

岁序推移，日月如逝，智者迁化已将一

周，追深悲痛，情不能已，念慕感恸。何堪自

居。今遣典签吴景贤往彼设斋。奉为亡日追

福，迟知一二。杨广和南。开皇十八年。［４］８１２

按：“念慕感恸”，《大典》本衍一 “衷”字。

（九）《僧使对皇太子问答》一篇

作者无考。《全隋文》无收，亦不见于韩理州

《全隋文补遗》以及相关辑佚论文。今据 《国清百

录》卷三辑补如下：

仁寿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右庶子张衡宣令

僧使灌顶、智?进内斋令旨，自问先师亡后。

有何灵异。

对云：“先师以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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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加趺坐，迁神入灭，到十八年四月十六

日，众于初夜各就绳床，方欲摄念，僧名道

修，见先师服本衣裳，手提竹杖，从西户入。

倚望少时，从东户出。道修惊起，奉拜。拜讫

隐形，阖众问修：‘何意搔扰？’修具说因缘，

众共悲叹。”

令旨云：“大异大异，更有不！”

对云：“到十八年十一月二日午时，有海

州沐阳县须仁乡义全里军人房伯奴、徐州钊县

眸陵乡东钊里军人卫伯生二人，于先师旧房阶

治地。此房门帘先卷，忽见一僧入房，手自下

帘。二人疑是神异，进房寻觅，了复不见。惊

骇报僧，说如上事。”

令旨云：“大异大异，更有不？”

对云：“到其月八日，海州连水县人于丘

彪在山顶锯木，暮旦拜龛，求乞平安，日日如

此。即于亥时始欲就卧。忽见一僧执杖，排户

而进，彪匡攘欲起，已到床前，语云：‘好努

力，当得平安！’彪应尔尔，而又致拜。拜

起，见出户。绕修禅寺一匝。面向佛殿，举杖

指?。?竟出门，行二十步，隐不复见。彪从

后行，委悉瞻视，旦向僧说，僧问：‘披服何

衣？’答：‘披鸱纳。’僧引入香床，示生平本

纳，彪云：‘色状正尔。’”

令旨云：“大异！更有不？”

对云：“到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土人

张造拜龛云：‘本蒙香火，愿世世度脱。即闻

弹指，四顾无人，重咒愿：‘审是灵，愿更弹

指！’即复重闻。造具向陈叙此瑞。”

令旨云：“大异，更有不！”

对云：“到今元年三月十九日。永嘉县僧

皎生闻声德殁，闻灵异故，诣龛所忏悔，绕龛

千匝仍礼千拜。于亥时，龛外门扉豁然自开，

光从龛出，遍照左右，林谷洞明，树木枝叶了

了睹见。一众不知何光，竞出推寻。皎亦奔还

报众，对共悲喜顶礼，光久久乃?，人人不复

相见。”

令旨云：“大异！弟子欲开龛坟，经论有

开法不？”

对云： “灌顶?短，未知余经论，伏闻

《法华经说》，释迦如来自以右手开多宝塔户，

八部睹见全身。”

令旨：“欲开龛坟，深会经教。门人违离

既久，又睹奇特瑞相，此乃如饥如渴，若

蒙开显，重拜尊灵，毕命何恨？因流泪

呜咽。”

令旨云：“可与使人还山设斋，开竟，两

师还更来，勿辞辛苦。”

对云：“尔。”

开皇二十一年改为仁寿元年。以晋王受皇

太子。［４］８１２－８１３

按：赵逵夫 《论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文〉之

失与 〈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一文虽曾指出：

“史书、诸子中的对话一般不录。”但 《国清百录》

中的问答文书则比较特殊，因为这些问答文书涉及

到口敕、令旨等文体，可以看作是宗教活动的现场

记录文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故辑

出以补 《全隋文》之缺。又该文主要涉及灌顶和

智?二人，难以确定责任者，所以只能暂时存疑，

不标作者，以待来者考证。永乐大典本 《国清百

录》将该问答与其后 《皇太子敬灵龛文》（《全隋

文》题为 《祭告智靑文》［２］４０５６）混成一文，故于

此特作说明。

（十）仁寿元年十二月十七日隋炀帝施物存目

一篇

见于 《国清百录》卷三 《皇太子令书与天台

山众》一文中。《全隋文·隋炀帝·与天台山众令

书》则裁去此段。《释文纪》卷三十九、《隋炀帝

集》分别题作 《与天台山众令书》［３］５６７、 《与天台

山众令》［７］５７４，均以注文形式附施物目于文下。韩

理州 《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

今据 《国清百录》卷三辑补如下：

僧使灌顶等所领，今施物目：“仁寿元年

十二月十七日，白石香炉一具 （并香合三

枚）、大铜钟一口、鸱纳袈裟一领、鸱纳褊袒

二领、四十九尺幡七口、黄绫裙一腰、毡二百

领、丝布只支二领、小幡一百口、和香二合、

胡桃一笼、衣物三百段、奈
&

一合、石盐一

合、酥六瓶。”［４］８１４

（十一）隋炀帝 《施天台物目》一篇

附于 《国清百录·皇太子重令书》后。《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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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卷三十九题 《皇太子重令书》为 《重令书》，

将此物目以注文形式附于文后。［３］５６８ 《全隋文》无

载。《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

今据 《国清百录》卷三辑补如下：

右庶子王弘宣令： “施天台物目： ‘飞龙

绫法衣一百六十领、幡一百五十张、光明盐一

石、酥五瓶。’”［４］８１４

（十二）释灌顶 《皇太子净名书疏》一篇

释灌顶，《全隋文》卷三十五［２］４２３３有小传，录

文一篇。灌顶事迹详见 《续高僧传》卷十九 《释

灌顶传》［８］７１６－７２０。 《全隋文》无载。 《永乐大典》

本 《国清百录》此文无标题。《大正新修大藏经》

本 《国清百录》此文标题为 《皇太子净名书疏》。

《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

《国清百录》卷三辑补如下：

右庶子张衡宣令：“慧日道场僧慧庄、法

论二师，于东宫讲 《净名经》。全用智者

《疏》判释经文。一日两时，躬亲临听。令杨

州总管府遣参军张谐到天台，有谙委智者法华

义者一人，仍赍疏入京，使到寺。寺差灌顶随

使应令，疏到付司缮写，写竟，付灌顶校勘。

勘讫入宫受持。”

右庶子张衡宣令： “引灌顶入辞面奉。”

仁寿二年八月十八日，令旨云：“弟子重先师

法门，故相劳苦。师亦须为法，勿以为辞。今

遣大都督段智兴送师还寺，为和南大众，好依

先师法用行道，勿损风望也。好去并有布施：

‘飞龙绫法衣三百二十领。猫牛酥两瓶。光明

盐一斛。’”

右庶子张衡宣令：“别赐灌顶物，金缕成

弥勒像，并夹侍菩萨、圣僧周匝、五十三佛织

成经坛七张。织成经袋二口。熏陆香一百斤。

酥合和香一斤。”又令书一函与众。又遣杨州

司功参军蔡恪到，为智者设千僧斋。［４］８１４

按：《国清百录》向来不系作者，只列文书。

此文作者无考。但看内容屡屡提到释灌顶，故暂将

此文作者系于释灌顶名下。“入辞面奉” 《永乐大

典》本作 “入辞面奏”。

（十三）释智? 《僧使对答问》一篇

释智?，《全隋文》有小传，［２］４２３３但事迹过简。

其生平可详见 《续高僧传》卷十九 《释智?

传》［８］７２１－７２３。《全隋文》录文一篇。 《永乐大典》

本 《国清百录》此文无标题，为 《舆驾巡江都宫

寺众参启》中的一段。而 《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国清百录》则目此文为 《僧使对答问》。 《全隋

文》无收，亦不见韩理州 《全隋文补遗》及相关

辑佚论文。

九月十九日，僧使智?于楚州华林园通起

居表，通事舍人李大方宣敕云：“师能如许远

道来，在路辛苦，至杨州与师相见。”

九月二十六日，共诸州僧使，引对大牙殿

前，邳国公苏威宣敕云： “和南师等，渐冷，

师等各堪行道，弟子巡抚旧住师等，故能来相

觅，师等好去。”

十一月二十日，舍人李大方引入殿口，敕

云：“师上座坐。”

坐讫，黄门侍郎张衡宣敕云：“师等是先

师之寺僧，众和合不？相诤竞是非不？”

?欲起对，敕云：“师坐，师坐勿起。”

?对云：“门人一众扫洒先师之寺，上下

和如水乳，尽此一生奉国行道，不敢有竞是

非，常以寒心战惧。”

敕云：“好。”

张衡又宣敕云：“师等既是先师之寺，行

道与诸处同，为当有异？”

对云：“先师之法，与诸寺有异。六时行

道，四时坐禅，处别行异，道场常以行法奉为

至尊。”

敕旨云：“大好大好！”

张衡又宣敕云：“师等既是行道之众，勿

容受北僧及外州客僧，乃至私度出家，冒死相

替，频多假伪，并不得容受。”

对云：“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立常

规不敢容外邑客僧，乃至私度，以生代死。”

敕云：“好。”

张衡又宣敕云：“弟子为先师度四十九人

出家，停寺受业，绍继于后。师可检校有道心

者，必须系籍人，非私度者。”

对云：“尔。”

张衡又宣敕云：“尔后更开先师龛以不？”

对云：“仁寿元年，奉敕开竟，尔后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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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开。”

敕旨云：“知。”

张衡又宣敕云： “师还寺不更开先师龛，

必当大异。”

对云，：“尔。”

敕旨云：“弟子欲为先师造碑，先师有若

为行状？”

对云：“先师从生以来，讫至无常，其间

灵异非止一条，并是弟子灌顶记录为行状一

卷，由在山内，未敢启。”

敕云： “大好大好！弟子正欲为先师造

碑，师等可即将随使人出。”

对云：“尔。”

张衡又宣敕云：“问灌顶师何在？”

对云：“灌顶师在寺，本应出奉参见，为

患痢四十余日，不堪在道。”

敕云：“好。”

张衡又宣敕云：“师等僧悉在寺不？勿使

名系在寺，身住于外。”

对云：“先师在世，有十条制约，名系于

寺，若身居别处，则不同止。”

敕云：“大好大好！”

张衡又宣敕云：“师寺舍有穿漏欹斜不？”

对云：“当起寺时，既是春初，竹木并非

时节，至今已有穿漏，亦得临海镇官人恒检校

修理。”

敕云： “好。若未整顿，弟子即敕使人

检校。”

对云：“尔。”

张衡又宣敕云： “施师物，充师等衣资，

勿作余用。欲作功德亦得，须得弟子意。弟子

看师，与余有异，供给继连，必令不断。勿使

寺僧在外多求，损先师之后。”

对云：“尔。”

张衡又宣敕云： “弟子遣使送师等还寺，

为先师作功德，度人出家竟，可开师龛，必当

大异，师可急去。功德竟，师等即随使

人出。”

对云：“尔。”

?等起辞，敕云：“弟子已答大众书竟。”

对云：“尔。”

辞出到栖灵寺，秘书监柳顾言来宣敕云：

“我意令公为智者制碑。若非公作，则不得我

心。可语僧使急将行状出至，二月即取

碑成。”

敕杨州僧五十人云：“经论之内，若为尊

于师氏胜于智者？”［４］８１５

按：“寺立常规”之 “规”， 《永乐大典》本

作 “常”。

（十四）《诸僧表》一篇

不知作者。《全隋文》无收。亦不见于 《全隋

文》补遗及相关论文，今据 《国清百录》卷三辑

补如下：

诸僧表：戒师有行者圣，表寺为禅门、五

净居。［４］８１６

按：此表原在 《国清百录·表国清启》的开

头。而 《表国清启》在其后的 《释文纪》 《全隋

文》中被拆分。今为说明，引全文于后。 “诸僧

表：‘戒师有行者圣，表寺为禅门、五净居。’其

表未奏。僧使智?启云：‘昔陈世有定光禅师，德

行难测。迁神已后，智者梦见其灵云： “今欲造

寺，未是其时。若三国为一家。有大力势人，当为

禅师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必呼为国清寺。”伏

闻敕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谨以启闻。谨

启。’通事舍人李大方奏闻。敕云： ‘此是我先师

之灵瑞，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殿榜，填以雌黄书以

大篆，付使人安寺门。’”僧使智?启见 《全隋文》

卷三十五 《天台山寺名启》［２］４２３３而李大方奏闻之敕

见 《全隋文》卷五 《敕答释智?允用国清寺

名》［２］４０４３ 《表国清启》题目便带 “表 “字，则有

表无疑。严氏删去实属可惜。由于该段佚文语意完

整，可独立成篇，故另成一文辑出。

（十五）释智? 《敕度四十九人法名》一篇

《全隋文》无载。亦不见于韩理州 《全隋文补

遗》及相关辑佚论文。今据 《国清百录》卷四辑

补如下：

大业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度四十九人

出家、熏陆香二斛、筑四周土墙、造门屋五

间、设一千僧斋、物二千段，米一千斛，柱国

内史令莒国公臣未上、大都督兼内史侍郎臣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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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基、大都督朝散大夫兼内史舍人臣张乾威，

敕度四十九人出家。剃落竟，使人令僧作法

名。灌顶奉僧令依六事立名。使人录奏：瑞、

相、感、彻、应、验、光、升。右八名依国清

瑞，悉用灵字标首。寂、静、真、实、空、

如、迹、乘。右八名依出家事，悉用道字标

首。由、戒、定、慧、眼、智、开、觉。右八

名依设斋事，悉用净字标首。命、力、辩、

喜、安、住、堪、乐。右八名依赐米事，悉用

惠字标首。基、业、宗、本、因、果、俨、

净。右八名依修治事，悉用正字标首。仿、

妙、德、愿、遵、普、贤、行。右八名依敕诫

事，悉用私字标首。最后一人呼为吉祥。［４］８１６

按：此文被严可均 《全隋文》删节，然实与

《全隋文》卷五 《敕释智越》［２］５６共同组成 《国清

百录》的 《敕度四十九人法名》一篇。或是因为

此文与 《敕释智越》内容相差太大，所以严可均

截取前段收入 《全隋文》，而后段竟漏收。以内容

看，该文被目为 《敕度四十九人法名》更妥，属

于僧人的记录文书。另外，此文虽提及灌顶，可作

者应为智?。依据为 《续高僧传·释智?传》云：

“（上）隋大业元年驾幸江都，智?衔僧命出参，

引见内殿。御遥见?，即便避席，命令前座，种种

顾问，便遣通事舍人卢政方送?还山，为智者设一

千僧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千段、米三千石

并香油酥等，又为寺造四周土墙。”［８］７２２参 《国清

百录》《全隋文》《释文纪》卷三十九 （《释文纪》

及 《隋炀帝集》目 《敕释智越》为 《敕度四十九

人法名》），则 “卢政方”应为卢政力，赠物书目

上也略有差异。故该文似系于智?名下，以智?为

主要责任者更为妥当。

（十六）补 《敕释智越》佚文一段

《全隋文》漏此段。亦不见韩理州 《全隋文补

遗》及相关辑佚论文补此文字。今据 《国清百录》

卷四辑补如下：

其使人卢政力到寺，宣敕赐寺物。［４］８１６

按： 《全隋文》卷五 《敕释智越》［２］４０４３只到

“不多具”便结束。漏此段及紧随其后的 《敕度四

十九人法名》正文。该段与 《敕度四十九人法名》

内容衔接不上，故只能为 《敕释智越》之佚文。

参 《大藏经》本 《国清百录》，“不多具”后衍一

“具”字。然补上语意更完整。

（十七）隋炀帝 《敕报百司上表贺口敕》一篇

《全隋文》无载，韩理州 《全隋文补遗》无

载，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 《国清百录》卷

四辑补如下：

使人卢政力还奏：“开先师龛坟，不见舍

利。”又上行状一卷。百司并贺，敕语诸公

云：“智者是我菩萨戒师，先多灵异，恒语我

云：‘必若得道，得道之后，拥护国土，利益

苍生。’至于涅?，坐于石室，容范不变。我

以仁寿元年遣张乾威往看，俨然如旧。昨更令

卢政力往，亲开龛门，闭塞无有，闻迹遂不

见。灵体既已变化，得道非虚，拥护利益之

言，必应无爽。今有 《行状》一卷。诸公等

共观 之。诸 州 考 使 各 写 一 通，还 所 部

流布。”［４］８１６－８１７

（十八）隋炀帝口敕赐幡一篇

《国清百录》卷四题为 《口敕施幡》。 《全隋

文》无收，《全隋文补遗》及相关论文亦无收。今

据 《国清百录》卷四辑补如下：

僧智?以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引入殿内辞，

口敕赐幡一千二十五张。［４］８１７

以上共辑补隋文１８篇。其中绝大部分是严可
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凡例》认为不

属于 “文”，而今天辑佚者认为是 “文”的 （详前

《全陈文》辑补小结）。出于先唐文献散佚太多的

原因，今秉持搜罗全面的态度将其辑出，以供他人

参考。此外 《永乐大典》本 《国清百录》第四卷

即 《永乐大典》第一万九千七百四十卷，收于大

英图书馆，而 《国清百录》前三卷收于英国剑桥

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出版有 《大英图书馆藏

〈永乐大典〉》以及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 〈永

乐大典〉》。然笔者惜未见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

《永乐大典》二十一册第一万九千七百四十卷。故

无法取以比对 《大藏经》本 《国清百录》第四卷，

在此稍作说明。

结语

以上从 《国清百录》中共辑得 《全陈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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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失收篇目共２１篇。其中 《全陈文》失载３
篇，《全隋文》失载１８篇。就作品数量来说，失
收作品最多的作者是隋炀帝。虽然所辑大多数属于

文学性不浓的宗教应用文书。但从这些质木无文的

应用文书之中了解陈、隋两代的宗教活动，尤其是

皇帝与僧人的交往，则是十分丰富的原始材料。

《国清百录》编纂者现一般认为是隋代僧人灌顶。

陈、隋两代享国祚较短，灌顶又是隋代僧人，对于

两代宗教文书的编辑保存，应是较为可信的。所辑

《王吊大众文》《王入天台设周忌书》以及 《敕报

百司上表贺口敕》三篇文章对于进一步了解隋炀

帝的佛教思想大有裨益，其中 《王吊大众文》与

《王入天台设周忌书》应当配合参看，因为这两篇

文章共同表现出隋炀帝对佛教先师的敬仰和追思。

若将 《敕报百司上表贺口敕》配合所辑问答一起

阅读，则可以发现隋炀帝对奇异事物的喜爱与痴

迷。是以辑补这些佚篇，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史

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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